
示范区地图，可以有
王国章

    最近又去
书店买了几份
地图， 完成日
常备用地图新
旧版本的替
换，这是我保持了几十年的习惯。 其实，

这次我更想能买一份“示范区地图”。

自从党中央国务院提出长三角一体
化战略以来，相关省市先行先试，通过省
市协作机制划出由上海市青浦区、 江苏
省苏州市吴江区、浙江省嘉兴市
嘉善组成的区域作为一体化的示
范区。 三地公交先行，跨省市运
营成为现实，方便了示范区内人
员的来往，而远在市区的居民坐
轨交 17号线再转公交就能跨省市旅游
不再是奢望， 我就在几个月内三次享受
过这样的“福利”。 与邻座的同行人交流
中， 我得知很多乘兴前往的市民都是从
《新民晚报》 等媒体上知道示范区的，但
真正了解的不是很多， 示范区的地理概

念也是粗略印
象， 大多数属
于“盲游”。

随着一体
化的推进，类

似示范区以及由示范区带动的效应，势
必加速这些地方的建设， 吸引更多人前
去会商、旅游、发展自已的事业。 书店销
售的地图品种很多，包括旅游地图、自驾
交通地图和购物休闲地图等。 这些地图

都是以省市为主板出版的， 跨越
省市界线的相邻地区就显示不了
更多的信息，满足不了读者需要。

示范区的试行为出版跨省市的区
域性地图提供了一种思路， 也使

之成为一种可能。 上海有全国一流的地
测资源， 盼望地测家和出版人早日把示
范区地图的出版提档， 填补地图家族的
空白，为一体化建设和示范区进程助力，

也为更多的市民融入到一体化生活圈提
供实实在在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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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天
的
爱

李
慧
冰

    就在不久前，为了防
控需要，阻断病毒传播链，
我被封闭隔离了十四天。
当夜，到了酒店，从关

起房门的那一刻起，一个
人，一张床，一间房，没有
行李，没人讲话，我开始意
识到，眼下的生活与以往
有了区别……下意
识拿起了电视遥
控，心想：不管如
何，先搞点声音出
来，闹猛点，听听也
好。谁知，任我摆
弄，屏幕漆黑一片。
无奈只能打总机求
助。大约半小时后，
门铃响了，一位“大
白”小伙来到了我
的房间，他仔细察
看了插头插座，都
是好的，但电视指
示灯就是不亮。他又拿起
电热壶的插头放在电视机
插座上试了试，一看也不
亮。看着站在一旁有些焦
急的我，他轻声说，您别
急，我去找把梯子来，电线
都埋在房门口的墙壁上
端。不一会儿，他搬来了梯
子爬上去看后，说是电路
断了，我帮您弄弄看，如果
弄不好的话，我会马上设
法联系有关部门，一定确
保您在隔离期间有电视
看。不到十分钟，他从梯子
上下来，说应该好了。电视
画面跳出来的那一刻，我
连声向他道谢，并问他贵

姓？虽然看不清他的面容，
但能感觉到他有些腼腆，
他说：“我姓时，时间的时，
但我现在几乎没有时间观
念，哪里需要就往哪里跑，
我已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
了。”说着，他的手机又响
了。我心生敬佩，对他说：

“小时，您的每一
个小时都在为抗
疫作贡献，您是一
位名副其实的自
己和自己赛跑的
人！”他笑了。

不知不觉一
周多了，每天除了
刷刷手机看看书，
若是不开电视的
话，几乎一点声音
也没有。好多次我
站在房门上的“猫
眼”向外张望，走

廊也静得出奇，只有一日
三次送饭的门铃声和一位
“大白”姑娘清脆的嗓音，
那一声“吃饭啦！”一下子
“划破长空”。等我开门拿
饭的时候，姑娘已
没了踪影。我们有
严格的隔离规定，
被隔离人员是不可
走出房门的；再说
我们本身都是医务人员，
更应遵守各项防控规定。
所以，每次我总是把门打
开刚好一只手伸出去的距
离，拿好盒饭，迅速把门关
上。虽然，我很向往外面的
世界。

每天与家人电话沟通
成了必须的功课。一次，他
们仔细询问了我居住房间
的朝向，正前方横马路是
什么路？两面直马路各是

什么路？我呢，是个
几乎没有方向感，
分不清东南西北的
人，有些纳闷，为啥
问这么仔细呢？
我们住的隔离酒店的

名字蛮有趣的，有 13个字
之长，念起来有些拗口，但
地理位置很不错，面向杨
浦大桥，我窗户的右边能
俯瞰黄浦江。窗户是 3米
多高的落地大窗，我的房

间正好与酒店的招牌在同
一个平面上。第九天下午
2点多钟，阳光明媚，我在
窗前踱步，突然手机响了，
传来了我妈的声音。她说，
她们就在酒店对面的马路
上，想问问我的窗户对面
有没有能让她们辨别的标
记？我蒙了，意外得有些语
无伦次，也不知情急之下
突然从哪里冒出来的聪明
劲，说：我的窗户就在这家
酒店招牌的第三第四个字
的上方，你们顺着着招牌
往上数一下，数到 11楼便
是了。另外，我窗户对面马
路边的上街沿还有个红色
的消防栓，你们只要走到
消防栓旁边往对面看就
行。当我从大窗外看到几
个熟悉的身影越走越近
时，我拼命地踮起脚向外
张望。其实，我在高处，根
本就不用踮脚的，可能人
在激动的时候，一定会有
些手足无措吧。看清了！
我妹妹搀扶着我那步履蹒
跚的老母亲，在一步一步
向我走来。我又一次急中
生智，立马拿起我的红色
大衣拼命挥动，一边在手
机里大喊：妈，我看见你
啦！妈在手机里说：我挺好
哒，你放心在酒店隔离，14
天很快就会过去的！我情
不自禁地高声叫着：妈，我
一定会顺顺利利度过这段
难忘的日子，平安回来的！
望着老妈渐渐远去的背

影，我的眼睛湿润了。
也许平日里，我们的

生活总是很拥挤，总以为
前面好像有很多重要的
东西在等着自己。来不及
细思，忽视了爱与被爱。
细想一下，在这十四天
里，我们接受的，岂非是
方方面面的爱吗？有来自
家人朋友的“远程陪伴”，
有像“小时”那样的千千
万万个“大白”的辛勤付
出，还有社会各方面奋斗
在抗疫第一线以及默默
无闻的后方支援者。

而这独处的日子里，
我也颇有感怀：我们不过
是被暂且隔离的医务人
员，比起那些不幸的患
者，我们不知要幸运多少
呢！不要“谈冠色变”，更
不要埋怨那些患者，他们
才是最大受害者，他们更
需要安抚与关爱。在精准
防控的同时，也应尽力保
护他们的个人隐私，让他
们有足够的信心，战胜病
魔，早日回归社会。

解离的那天到了。临
走时，我看了一眼那间我
度过的 336 个小时的房
间，带走了酒店的纸质卡
片，上面写着“1118”，那是
我的房间号，留作纪念。

星空下的电影大幕
陈钰鹏

    记忆中，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
代，在农村看过多次露天电影，那个时
候，提倡学生在学习之余走出校门，走向
农村、走向实践，比如每个学期有一次为
期两周的下乡支援农业生产劳动；对于
学生来讲，既锻炼了自己的劳动观念和
能力，又是对农业生产的一种支持以及
对大自然的认知机会。而常年坐在教室
里的学生，确实
非常乐意从事这
种被称为“学习
的调剂”活动。农
业生产讲究一个
“抢时间”，所以每年盛夏到来之前，有一
次“夏收夏种”的突击生产活动，收了麦
子就得马上插秧种水稻，那个时候的农
业机械化程度较低，需要付出很多体力
劳动。到了秋天，水稻熟了就要
“秋收”了，我们“学生军”又会出
现在“秋收劳动”的现场了。

回到学校后，我们也常常聊
起在农村经历过的“露天电影”，
看露天电影，无论对农民和学生来讲，那
都是很兴奋的时刻。一天的体力活儿下
来，能看一场露天电影又成了体力劳动
的调剂。第一次看露天电影时觉得很新
鲜，我们还发现，那些农村小伙子和姑娘
纷纷利用看露天电影的机会寻觅自己的
心上人儿。
那时候，农民只能靠生产大队组织

来享受免费的露天电影。露天电影有时
候受到天气的影响，比如
电影放到一半突然下起雨
来，此时放映员会非常爽
快地宣布，什么时候重新
放映。有一个夏天，我在学
校里度过了好几天的暑
假，机会真巧，有一天我在
校足球场赶上了一场供
“内部参考”的露天电影。

其实露天电影并不是
我们中国的“土产”，夏天
也是全世界的影迷看露天
电影的时节。比如意大利
的罗马，人们喜欢在夏夜
到河边去，在台伯河中有
个孤岛，每年从 6月中旬
起，到 9月 3日止，在这里
举行“孤岛露天电影节”。
希腊人喜欢把雅典称为
“雅典卫城”，在高高的城
堡上，夏天放映露天电影

是雅典城的传统。上世纪 60年代，雅典
约设置有 600个露天电影场，至今仍然
保留着 90几个古朴的露天电影场。

德国的慕尼黑人巧妙地将奥林匹
克游泳馆转型为奥林匹克湖畔电影院，
游泳馆的前面十分整齐地放置着 800

张座椅，其中有一部分是特别宽的座椅
（所谓的情侣座）。而且允许观众自带帐

篷并待在帐篷
里观看，这家湖
畔电影院还是
一家唯一放映
3D 电影的露天

电影院。美国的纽约，高楼密集，曼哈顿
南部有个名叫“哈得孙河畔之夏”的露
天电影场，每年从 7 月 5 日至 8 月 16

日，逢周三便放映特大银幕露天电影，
在 2017年以前，这一露天电影
场被国内外游人称作“露天电
影风景线”，常以世界名片吸引
观众（计有 7000个座位）。西班
牙巴塞罗那的露天电影场取名

“月光下的电影”，此处的地势特别优
越，观众坐在这里能看到全城、整个港
口和海，组织者一向善于选择各个时期
的最佳影片。至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北部
的“电影之夏”，则以免费观赏和赠送餐
饮而闻名。据知情者言，很多欧美国家
的露天电影都是免费的，因为组织者有
着各种各样的经济渠道；反过来说，“露
天电影”之举是聪明的广告。

去年过年催儿走
钱云森

    去年 1 月 25 日是农历大
年初—。这天早上，我跟老婆在
公园健身，听说武汉发现一种
难治疗的新型冠状病毒，这里
也有了。老婆急忙拉我回家，要
我叫儿子提前回去。我说，儿子
还是昨天开了 4个钟头车赶来
过年的，我难开口，你自己说。

到了家，老婆对儿吞吞吐
吐说了几句，没有下文了。儿子
奇怪地说，妈平常出言吐语蛮
爽的，现在好像喉咙被橄榄卡
住，说不出了。老婆说，我是怕
你不高兴。儿子说，我不会的。
老婆有勇气说了：你往年回家
过年，至少住上个把礼拜，我打
心里开心，可是这回，我想来想

去要你快回
去。儿子

咧开嘴笑道，妈，我是难得回家
的，趁过年和爹妈聚聚，应该多
住上些日子，哪有在春节头天
就赶儿子走的。老婆忙说，说句
心里话，我是舍不得你走，但这
次病毒，感染极快，蛮厉害的，
小区附近，也有几名疑似
病例，已被隔离在治疗。
要你早离开，并不是在赶
你走，是在心疼你呀。

我趁热打铁：今年过
年，走亲串门的人也不多见，肯
定和这病毒有关。你早回去，也
可使我二老安心。儿子调皮地
说，提前回去可以，我有个要
求。老婆连声说，我跟你爸都会
同意，快说吧。儿子不紧不慢地
说，你二老每天早上去公园身
体练练，中午在小区走走，夜里

还要马路荡荡，碰到熟人聊聊，
对吗？老婆说，是的是的。儿子
认真地说，从今起，你俩在家健
身，开窗通风，如果非要出门，
必须戴上口罩，不要跟人接近，
回来马上揩皂洗清手，这样，我

在外地也会放心。原来，儿子刚
才已经在网上获悉疫情。他还
说，明天就走，先绕道进上海。
我奇怪了，去上海做啥？他

说，参加上海朋友的婚礼，吃喜
酒。老婆忙说，你要求我与你爹
不要跟人家接触，而你自己怎
么去聚众聚餐？儿子为难地说，

不去庆贺，丧失朋友情谊了。我
说，儿子这话也对的。老婆白了
我一眼，说我立场不坚定，像墙
头草随风倒。儿子便进一步解
释说，我到上海，先在身上多喷
洒些消毒酒精，跟人避免接触，

会提前离席。
都这么说了，我只能

跟老婆说，儿子有防备意
识，让他去吧。老婆愁眉
不展，语重心长地说，这

病毒，防不胜防，一旦被感染，
自家受罪痛苦，还要给国家添
乱增麻烦，我实在心不安。儿子
拍拍胸脯自信地说，我身强体
壮，没问题的。并悄悄跟我眨
眼，意思要我帮他说几句。仔细
想想，老婆说的句句是肉里话，
为家好也为国家好，儿子的忙

实在难
帮 了 ，
唉，伤透脑筋。就在这时，突然
儿子手机响，在接听时嗯嗯地
点头说知道。放下手机，儿子眉
开颜笑地说，妈，我明天不去喝
喜酒了。老婆惊喜地说，不去
了？儿子说，真的，不去了。我惊
讶，儿子怎么眼一眨就改变了
主意。儿子道明了真相：电话原
是上海朋友打来的，婚礼酒席
延期。这下，老婆笑得嘴巴合不
拢了，儿子也无牵挂了。半小时
后，儿子吃了他妈做的美食白
蟹炒年糕，就在过年第一天，驾
着车欢快地返程了。

今年，他早早地跟我们说
了：就地过年。我们连说好，等
疫情过去，再来看我们也不迟！

又
见
《父
亲
》

王
妙
瑞

    满脸皱纹的“父亲”用土布在额头上
盘了一圈，双手捧着一只空空的土碗，眼
神里透出一种深深的期望。尽管他不是
我的父亲，却是我熟悉的《父亲》。画者罗
中立是四川美院油画系的学生，40年前
这张油画获得了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

罗中立是土生土长的四川璧山人。
23年前重庆升格为直辖市，罗中立也成
了重庆人。1969年我当兵来到璧山，在
那里生活了 10年，曾见过这个在野外写
生的年轻人。1979年罗中立创作了《父
亲》。那时我刚复员回到上海不久，从报
纸上见到了他的作品，觉得画很真实。尽
管四川有“天府之国”的称谓，但川东地区由于人多地
少等多种原因，穷的地方还是不少。1972年我曾在青
杠公社的大山上，住在村子里宣传贯彻中央文件精神。
我住的房东家 5口人每天喝稀饭，硬是要给我另外蒸
干饭，加几个红薯块。老乡的生活这么苦，我一个解放
军怎么能享受特殊照顾呢，于是谢绝了。记得那时的农
村稀饭薄得像汤水一样啊。罗中立的油画《父亲》并非
虚构之作，而是有真实的生活基础。他把改革开放之初

农民的脱贫心愿，
通过自己的油画强
烈地表现出来，在
国内引发了非常大
的反响。

40年过去了。
《父亲》，伴随中国
农村和农民的脱贫
经历，成了历史的
见证者。
前些年我回璧

山老部队参加红军
师成立 80 周年庆
祝活动。当年的湖
南籍战友老赵转业
到璧山，任粮食局
局长。老赵对我说，
农民喝稀饭的日子
早就成了老黄历
啦。你到街上看看，

今天的璧山还是你过去熟悉的璧山吗？的确，变化巨
大，连高铁都开进了小城。如果不是周边有山，与上海
的某个新建区域没啥两样，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小城
以“深绿”为主线，古色、美色、亮色交相辉映。74万人
口，现有 37座公园，绿地面积近 2000万平方米，人均
28平方米。过去在地里劳作的农民，如今在公园休闲
娱乐。秀湖公园曾经被郭沫若赞誉为“黛山秀湖”，经过
大规模改扩建，令人赏心悦目。公园有总长 20公里的
亲水步道，包括森林步道、跨湖廊道、空中栈道等。我被
园内的五音吊桥吸引住了，行走桥上一百多只古钟发
出悦耳的音乐。耳边突然听到一首熟悉的歌曲《小城故
事多》，优美旋律我熟悉，歌词不就是捧红邓丽君的庄
奴写的嘛。原来与乔羽、黄霑并称“词坛三杰”的庄奴，
晚年也来璧山养老，活到 95岁高寿。而老家在贵阳的
音乐女神龚琳娜毛遂自荐，在璧山组建了一个特别的
少年儿童合唱团，唱《春晓》《静夜思》等古诗词，发声练
习学的是动物叫声，并上了央视表演。
小城有较深厚的文化底蕴，“父亲”从璧山走向全

国，也有缘可寻。书画大家潘天寿抗战时曾任教璧山国
立艺专。哲学大师熊十力也在璧山教学。梁漱溟创办了
璧山勉仁中学。老赵请我到一家特色小饭店就餐，这里
的来凤鱼名气很响，味道非常鲜美。我一眼看见墙上挂
着一幅熟悉的《父亲》油画，而“父亲”的眼神明显不一
样了。仔细一看，原来他的土碗里盛满了香喷喷的大米
饭。老板说这是一个 90

后的画者送他的。哈，这
一笔添得精彩！“父亲”
眼神喜悦，因为看到了
上亿农民脱贫，过上了
幸福生活。

晨意渐浓情更浓
水彩画 张国卿


